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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地带

广东老板娘

我刚到荷兰时，工作居住在南部的

马斯特里赫特市（以下称马城）。那是

27年前，祖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经济腾

跃尚在孕育之中，而这里的经济自文艺

复兴起就未间断地持续增长。从北京到

阿姆斯特丹十来小时的飞行不但把我从东

半球带到西半球，而且把我从一个世纪带

到另一个世纪。反差之大，令我眼晕。

马城古香古色，恰似从童话里走出

来的小镇，但又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我的老本行教育领域就是一例，以问题

为出发点的新型教育方式就是在这个城

市开花结果的，领先于荷兰甚至欧洲许

多国家地区的学府。我作为北大英语系

语言学和语言教育专业的硕士毕业生，

本来踌躇满志想来马城翻译学院干一番

事业，但到此一落脚，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连以问题为出发点的新型教育方

式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晓得，更别提能使

用它进行汉语教学了。我不安又惭愧，

失落感油然而起。再加上这里的生活水平

和我过去熟悉的有天壤之别，每月拿工资

时诚惶诚恐，总觉得自己的劳动不配挣这

么多的薪水。持有此看法的不止我一个，

大学里我的一些同事也认为我从第三世界

国家坐直升飞机垂直飞进蜜罐里了。

走在路上，我从来不用回头。因

为我举目无亲，没人认识我，咋会有人

在街上喊我的名字呢？马城当时可以说

是清一色的荷兰本土人。在金发碧眼的

叫唤，顾客一边咖啡啤酒地吆喝。后来

发现在后厨房里她丈夫三头六臂地一人

做三位厨师的活儿。可我在马城生活工

作了12年，到这家餐馆吃过N次饭，从

未发现老板娘面有一丝倦容或怒相。她

的一对儿女长大成人硕士毕业了，不肖

做父母吃力不讨好的营生。但老板娘一

谈起孩子，从心里往外笑，自豪之情溢

于言表。我在大学教书、于文坛拼搏挣

扎，没背景，没经济后盾，含辛茹苦不

怕，受尽欺凌心寒，但每每想起这两位

我最先认识的广东老板娘，惭愧还来不

及呢，哪有自怜之份？

东北女性

12年后我搬到荷兰西北部城市海

牙。这时中国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华

人已不是昔日受人凌辱的民族。但中国

大，发展尚不均衡，上世纪90年代后来

了新一批华人移民。多数广东福建或浙

江温州人初来乍到至少还有个三亲六故

照应，但来自东北的移民在此连个八竿

子打不着的远亲近邻也没有，两眼一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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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我黑发黄肤形只影单。幸好听

邻居说马城有个中国杂货铺，我立刻赶

去，渴望呼吸一点酱干咸菜豆腐白菜的

家乡气味。

第一次在荷兰看到中国人，激动得

像与地下情人幽会。可惜我和自己的同

胞还得说英文，因为杂货店的老板娘说

广东话，对我来说难似天书。这位身材

娇小的生意人在马城商业区的黄金地带

竟然独树一帜，把中国食品推荐介绍给

认为中国男人还梳长辫子中国女人还三

寸金莲的荷兰南部居民。从那时起我隔

三差五地常去那家杂货店，虽然同老板

娘语言不通，但看她卖货是个享受。在

她眼镜后骨碌着一双凤眼，客人一张嘴，

她就知道客人想要什么。她笑脸相迎，曲

意迎和，和气生财，财源滚滚。我刚到

马城翻译学院任职时的失落感在她的言

虽不传但身教下逐渐烟消云散。 

后来有个印尼华人请我吃中餐，我

便在马城一中国餐馆幸会第二位广东妇

女。她可谓脑后长眼，前头伺候客人，

屁股后头跟着两个地出溜，一个两岁一

个三岁。一双儿女一边妈妈长妈妈短地

女王般的王露露：荷兰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华人用荷兰文写过世界畅销书。（《自由荷兰》杂志漫画）

文／王露露

我所见过的荷兰
华人女性

  王露露荷兰流浪记·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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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了。

荷兰女华侨的共性

广东老板娘也好，东北新移民、

温州女企业家也罢，她们虽身处不同环

境，经济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共同之

处，那就是都保持了中国传统女性对家

庭的忠诚不渝。虽然她们中有些人出

于无奈离了婚，但从不推卸对孩子的责

任。即使丈夫有钱之后视赌如命，喝酒

无度，拈花惹草，甚至与路边野花生出

来几株奇花异草，诸多女性还是用身家

性命保证和丈夫共同生育的孩子的健康

成长。其艰辛的程度，其入骨的酸楚，

比在异国他乡赤手空拳创业还难以承

受，但她们还是活过来了。

女高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高级知识

分子也陆续来到荷兰。不过他们的文凭

到此变成一纸空文，一切得从零做起。

不是上学的年龄了，再进课堂，谈何容

易？不少女高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学

习深造。但尽管成绩优秀，要想在先入

为主的荷兰同事中争得一官半职，蜀道

难，难于上青天。可以聊以慰藉的是， 

纵观荷兰学术高教界，中国女知识分子

像黑夜里的星辰，透过云层，闪光发

亮。星星之火，可望燎原。

在新世纪中国经济腾跃期间，从中

国来了最新一批华人女知识分子。她们

没了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诚惶诚恐，

多了目前中国人的自信，当仁不让地在

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人不但与

荷兰同僚平起平坐，还带来了东方女人

的魅力、智慧和美德，其优势浮出水

面。但文化的差异、种族之间的不理

解、国家间的误解甚至不信任，并不

放过这些最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华人

高知在西方前途虽然光明，道路却是

曲折的。 

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她们居

无定所，秋叶似地随风飘零，听见“警

察”两字就像听到鬼叫门，生怕被抓进

监狱。

她们彼此惺惺相惜，你没处过夜，

我就把单人床让给你一半，即使一夜无

眠，也倍感欣慰。只要自己有一口饭，

就不让姊妹饿肚子。挣来的钱一分掰成

两瓣花，存起来贴补国内家人。自己为

别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孩子，夜里梦

见家里呀呀学语的没娘孩子，担心留守

丈夫能否知寒知暖，冬天给孩子添衣缝

被，夏天为孩子买凉快衫裙。

我认识一位东北母亲，背井离乡

来到荷兰时，国内的女儿正在换牙，后

来孩子长大成人了，与邻居小伙喜结良

缘，母亲无能力回国参加女儿婚礼。孩

子结婚那天，母亲哭得天昏地暗；女儿

生产后，做姥姥的只能从远处为外孙祝

福。但东北新移民像离离原上草一样，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夹缝中倔

强地生存。这不，近几年她们中有不少

人自己开店了，把国内的孩子供到大学

毕业事业有成。 

温州女人

海牙处于荷兰大都市核心地带，在

这里我结识了不少财产从无到有、从有

到富的华人女性。她们大多来自温州，

心灵手巧，外表文静，可像男人一样独

立自主，吃苦耐劳，不怨不悔地相夫教

子，左右开弓地生财创业。她们不知什

么叫靠男人吃饭，也不晓得啥叫这条

路行不通。有路往前闯，没路另开蹊径

也要往前奔。旺夫命，对温州男人尤为

眷顾。荷兰人没政府资助实现不了的项

目，温州姐妹一起吃顿饭拉拉家常，资

金便凑齐了。荷兰人还在填写长城般漫

长的申请表呢，温州姊妹已把项目推进

到尾声。我常想，啥时能学到温州女人

的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众志成城呀？

因为一旦学到，我心中的小说就不会茶

三重担子下的女华侨

从女娲昭君武则天，到秋瑾刘胡

兰吴仪，中国女性自从补天造人走出家

门进入全球各地以来，从未辜负过女人

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

华人女性尝试着在国外打开一片事业天

地，而她们的肩上除了相夫教子、自身

发展以外，又凭空添了一副担子，即在

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情况下卧薪尝

胆、奋发图强。常言道，人在工作中是

最美的，大概是因为大浪才能淘沙吧。

国外的孤独无援像雕塑家的刻刀，把人

的累赘去掉后，显出人的原本，刻出人

的灵魂。我所见过的荷兰华人妇女，

没被肩上的三重担子——不是三座大

山——压垮。相反，她们在异国他乡被

适者生存之困苦逼得不得不放下常人的

包袱，轻装前进，从而显出灵魂深处最

灿烂的一面。国内的女人美，海外的中

国女人更美。不是外表的艳丽，而是辛

酸泡制的美德。

忘了是谁说的了，我只记得听到

这句话时的心动：一个国家是否生机勃

勃，要看这个国家的女人是否顶天立

地。女人强，男人旺，所谓旺夫，或许

就是这个意思？为何无旺妻一说呢？因

为天是女娲用三万六千五百块五彩石补

起来的，从那时起女人就从未指望过男

人为她们打江山。但我非女权主义者，

天宽地厚，强劲男人有用武之地，独立

女性也有发展余地，水涨船高，男人越

壮大女人越享受，乐还乐不过来呢！

笔者作为女人，祝姐妹们坚持顶住

那半边天，自强归自强，跟男人作对就

免了吧，否则男人忙于招架女人，一松

手，他们支撑的那半边天掉将下来，鸡

飞狗跳孩子咧咧的，大家都不得安宁。

言归正传，随着中国加快走向世界

的步伐，女华侨将逐步提高她们融入西

方社会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在世界上胜

任大国责任之日，将是女华侨找回女娲

补天的自信之时。


